
    

 

 

 

从胡乔木的提问试论汉语的声调和节奏(摘要) 

吴宗济 

1981年6月，当代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从美国回来探亲，在北京访问了几处院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临行前夕，蒙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同志扶病为其饯行，在席中向赵先生询问有关汉语的

声调分类及诗歌的字句结构等问题，匆匆未及细谈。次日又一早特派专人送达一信，继续前问，希

望赵先生回去后能便中解答。但不久赵先生和胡院长均因病谢世，此信遂成悬案。最近我因参加赵

师全集的编订，得见此信。深感乔木同志的关心语言学、能连夜写出如此条理清楚、引证详实的一

系列问题，这些在语言学界看似浅近平易、少有叙述的问题，实际上却指出了汉语声调的主要特

征；但由于科学知识在历史长河中是逐渐发展的，不要说我国、即使在西方的先进国家、对这个问

题直到一个多世纪之前，还仍如乔木同志所强调?quot;不容易讲清楚"，有些解释还是"一个不充足

和不能令人信服的理由"。如今为了不使提问者的苦心谆嘱湮没无闻，这件在语音学研究上可称为历

史文献的书信，理应予以发表，并引起跨学科的语言学家的探索兴趣，庶可代替赵师的回答。笔者

不揣浅陋，也打算补充一点"不充足的解释"，借以抛砖引玉。 

乔木同志的原信全文如下： 

"赵老： 

昨天向您提出的问题，因限于时间，说得太简略，很难表达出我为什么要重视这个似乎不那么重要

的问题。因此再多说几句，请您原谅。 

（一） 平仄如果只是一种人为的分类，而没有某种客观的依据，很难理解它为什么能在一千几百年

间被全民族所自然接受，成为"习惯"。 

（二）这种习惯远不限于诗人文人所写的诗词骈文联语，而且深入民间。过去私塾里蒙童的对对并

不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巧对的故事也并不限于文人。民歌中常有大致依照平仄规律的，如著名的"山

歌好唱口难开"，"桃红柳绿是新春"，"赤日炎炎似火烧"，"月子弯弯照九州"（后二者可能出于民间

文人）等。甚至新诗中也有"教我如何不想他"，"太阳照着洞庭波"这样的名句。 

（三）平仄之分，至少在周代即已开始被人们所意识到，所以诗经楚辞中用平韵的作品，远远超出

用仄韵的，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后来历代诗赋词曲和现代的歌谣、歌曲、新诗，一直没有什

么改变。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平声和仄声确有明显的虽然是不容易讲清楚的区别，无论各自的实

际调值在各时期和各方言有多大不同。而且这个现象也包括北京话地区在内。平声字多似乎是一个

理由，但是是一个不充足的和不能令人信服的理由。它还引出另一个不容易答复的问题：为什么汉

语里平声字多！  

因为这些，我想平仄的区别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久已思考而未见有人解答的，即中国诗歌何以由诗经楚辞的偶数字句型

为主变为两汉以后的奇数字句型为主？偶数字句诗除辞赋体外，六言诗始终不流行，八言诗根本没

有（当然不算新诗），奇数字句诗基本上也只限于五七言（不包括词曲），在民歌中大多数是七

言。新诗出现以后，情况再变，基本上以偶数字句型为主，而且一般句子的字数也多在八言以上

（这里没有考虑自由诗）。这个新起的变化因为是现代的，可能比较容易解释，但是四六言变为五

七言的语言学上的原因就比较不清楚。是否古汉语的发展在此期间出现了某种重要变化？  

向您这样高龄的前辈提出这些问题，于心很觉不安。不过我终于不肯放过这个求教的机会。您在返

美以后，如能把您的一些想法告诉赵如兰教授（我所提的问题我想她也会感兴趣的），请她给我回

一封信，我就感谢不尽了。  

祝您和如兰女士一路平安，健康长寿！ 

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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